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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
對
卜
卦
，
有
點
興
趣
，
也
有
點
懷
疑
。

甚
至
，
不
免
逆
反
心
理
：
想
在
去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晚
上
，
從
上
海

坐
夜
航
班
機
，
去
廣
西
北
海
—
—
我
在
那
裡
有
房
子
—
—
並
從
飛
機
上
俯
瞰

大
地
，
瞧
瞧
所
謂
的
﹁人
類
最
後
一
夜
﹂
，
究
屬
何
般
模
樣
；
待
天
大
亮
後

，
坐
在
北
海
敞
亮
的
客
廳
裡
，
寫
一
篇
散
文
，
瀟
灑
地
戳
穿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黎
明
不
會
到
來
﹂
的
預
言
。

證
明
人
類
的
巍
然
存
在
，
匹
夫
有
責
！

二中
國
文
明
，
印
度
文
明
，
埃
及
文
明
，
希
臘
文
明
，
羅
馬
文
明
，
巴
比

倫
文
明
，
拜
占
庭
文
明
…
…
創
造
了
這
許
多
文
明
的
人
類
，
生
命
硬
朗
得
很

；
在
某
日
之
內
毀
滅
，
實
屬
天
方
夜
譚
。

要
說
毀
滅
，
當
然
是
有
的
，
但
人
類
不
會
毀
滅
在
上
述
﹁預
言
﹂
裡
，

人
類
倒
是
常
常
毀
在
自
己
的
手
裡
—
—
不
光
光
是
環
境
污
染
、
生
態
危
機
。

譬
如
，
似
是
而
非
的
理
論
。

三一
八
七
五
年
，
在
哥
達
，
通
過
了
德
國
社
會
主
義
工
人
黨
綱
領
。
恩
格

斯
說
：
﹁整
個
綱
領
都
是
雜
亂
無
章
、
毫
無
聯
繫
、
不
合
邏
輯
和
丟
醜
的
﹂

，
﹁差
不
多
每
一
個
字
都
是
應
當
加
以
批
判
的
﹂
，
但
﹁資
產
階
級
新
聞
界

的
蠢
驢
們
沒
有
這
樣
做
，
反
而
以
非
常
嚴
肅
的
態
度
來
對
待
這
個
綱
領
，
領

會
出
其
中
所
沒
有
的
東
西
，
並
做
了
共
產
主
義
的
解
釋
。
工
人
們
似
乎
也
是

這
樣
做
的
。
﹂

這
是
不
是
人
性
的
弱
點
？
對
革
命
者
，
吃
飯
、
走
路
、
咳
嗽
，
都
能
領

會
出
其
中
的
革
命
意
義
；
因
為
聲
稱
是
搞
共
產
主
義
的
，
全
社
會
都
對
它
作

出
共
產
主
義
的
解
釋
！

似
是
而
非
的
理
論
，
常
常
被
人
輕
信
，
想
當
然
地
拔
高
，
朝
好
的
方
面

理
解
。
難
怪
恩
格
斯
要
擔
憂
。
這
種
綱
領
，
只
會
把
工
人

運
動
引
向
毀
滅
。

我
們
當
年
，
是
在
﹁五
．
七
﹂
幹
校
，
工
宣
隊
的
帶

領
下
，
學
這
段
歷
史
的
。
我
們
走
的
路
，
也
被
自
己
拔

得
很
高
。

四之
前
見
內
地
報
紙
上
，
有
文
章
為
《
辭
海
》
﹁記
失

﹂
，
認
為
《
辭
海
》
對
﹁個
人
主
義
﹂
的
理
論
詮
釋
，
在

幾
次
改
版
後
，
仍
可
商
榷
。

此
文
作
者
巢
峰
說
得
有
理
有

據
—
—《

辭
海
》
第
二
版
，
對
﹁個

人
主
義
﹂
從
頭
到
尾
都
是
批
判
，

把
反
對

﹁個
人
主
義
﹂
說
成
是

﹁階
級
鬥
爭
的
重
要
內
容
之
一
﹂。

《
辭
海
》
第
四
版
起
，
對

﹁個
人
主
義
﹂
主
要
不
是
從
思
想

、
作
風
方
面
論
述
，
而
是
作
為
一
門
思
想
和
學
說
加
以
闡

述
。
但
把
﹁個
人
主
義
﹂
說
成
﹁伴
隨
西
方
資
本
主
義
而

出
現
的
一
種
資
產
階
級
的
思
想
和
學
說
﹂
，
值
得
推
敲
。

因
為
﹁個
人
主
義
﹂
早
於
資
本
主
義
幾
千
年
。

認
為
《
辭
海
》
還
有
一
點
未
提
到
：
個
人
主
義
並
不

隨
着
私
有
制
消
滅
而
消
滅
，
消
滅
個
人
主
義
比
消
滅
階
級

要
難
上
若
干
倍
。

堂
堂
辭
書
，
人
們
心
目
中
的
圭
臬
，
也
沒
從
理
論
上

完
全
說
清
楚
﹁個
人
主
義
﹂
，
叫
人
們
如
何
去
正
確
對
待
個
人
主
義
？
指
不

定
又
把
不
該
毀
滅
的
給
毀
了
！

五有
一
回
，
我
聽
到
一
種
﹁吐
痰
論
﹂
，
很
興
奮
，
吐
痰
居
然
有
理
論
了

，
那
總
結
屙
屎
也
為
時
不
遠
了
。
聽
到
後
來
，
才
明
白
，
是
用
﹁無
主
的
饃

饃
﹂
比
喻
﹁國
有
資
產
﹂
，
誰
朝
﹁饃
饃
﹂
上
吐
一
口
痰
，
﹁饃
饃
﹂
立
馬

就
屬
於
誰
了
。

三
下
五
除
二
，
我
總
算
明
白
：
這
一
口
痰
吐
下
去
，
總
有
東
西
要
被
毀

滅
了
。又

有
一
回
，
聽
到
﹁差
距
論
﹂
：
﹁中
國
的
貧
富
差
距
還
不
夠
大
，
只

有
拉
大
差
距
，
社
會
才
能
進
步
﹂
。
在
農
村
的
四
堂
兄
的
五
表
哥
、
進
城
打

工
的
三
叔
父
的
二
外
孫
，
對
此
都
表
示
不
同
意
。
我
也
開
始
弄
清
，
這
種

﹁差
距
﹂
繼
續
拉
大
、
拉
大
，
總
有
東
西
又
要
被
毀
滅
了
。

終
於
，
有
一
回
，
我
不
等
別
人
起
來
發
言
，
自
己
就
能
作
出
判
斷
了
。

那
是
一
種
我
笨
拙
地
概
括
為
﹁取
消
和
保
持
論
﹂
的
理
論
：
﹁我
建
議
取
消

所
謂
的
養
老
保
險
、
失
業
保
險
、
工
傷
保
險
等
等
福
利
，
目
的
是
保
持
大
家

的
工
作
熱
情
和
能
力
。
﹂

我
就
知
道
，
這
樣
下
去
，
老
夫
我
也
要
被
毀
滅
了
！

還
有
一
些
理
論
，
更
難
懂
。
但
我
們
卻
對
它
們
作
改
革
開
放
的
解
釋
，

就
像
德
國
工
人
對
﹁哥
達
綱
領
﹂
作
共
產
主
義
解
釋
一
樣
。

六新
年
，
是
年
年
要
過
的
，
年
年
都
應
該
有
長
進
。

不
會
毀
滅
的
不
要
擔
心
它
毀
滅
，
可
以
毀
滅
的
應
該
促
成
它
毀
滅
，
不

該
毀
滅
的
隨
時
可
能
被
毀
滅
，
理
應
毀
滅
的
其
實
並
沒
有
毀
滅
。

我
不
是
在
說
﹁繞
口
令
﹂
，
只
是
自
言
自
語
。

吐峪溝的霍加
木麻扎村，是中國
現存最古老的維吾
爾族村落，已有一
千七百多年歷史，
村中聞名於世的古
老墓葬和生土建築

群，是海內外穆斯林敬仰神往的聖地，也
吸引了不計其數的歷史宗教文化藝術界的
大師、學者、采風人前來探訪研究欣賞創
作，將古村落的影響傳播得更遠。

它不算是景區，一般的遊人不會光顧
此地。去那兒必須穿過吐峪溝大峽谷，這
可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地方，是世界多種宗
教歷史文化的交匯地，主要由峽谷風光、
千佛洞、麻扎和古村落四部分組成，溝長
不過八公里，卻是風光無限。大峽谷從北
向南把火焰山縱向劈開，火焰山的最高峰
就在其中，山體的色彩以紅色赭黃為主，
在光線強烈時看得人眼花繚亂，驚心動魄
；峽谷的形態險峻，山與山相連，峰與峰
對峙，中間隔着深壑，公路貼溝而行。

抵達峽谷南口，最先看見的就是著名
的古代宗教遺跡——霍加木麻扎，在維吾
爾語裡，麻扎是墳，而一般的墳是不能叫
麻扎的，只有受人尊敬的賢人之墓才能稱

作麻扎。吐峪溝霍加木麻扎俗稱 「聖人墓」，傳說公元
七世紀初，伊斯蘭教創立人穆罕默德的弟子葉木乃哈等
五人最早來中國傳教，東行至吐魯番後，終於有一位帶
狗的當地牧羊人成為第一個信仰伊斯蘭教的中國人，之
後葉木乃哈等五人便長住此地，六個人去世後，被埋在
吐峪溝口的坡上，從此，這裡成了伊斯蘭教七大聖地之
一、中國第一大伊斯蘭教聖地，被冠以 「東方麥加」之
稱。

麻扎的地勢較高，遠遠就能看見現存的六座土墳和
一個犬狀石，墓地外圍築起一道彎曲略圓的牆，不讓人
輕易靠近墓塚。現在，每年都還有來自南北疆、寧夏、
青海、甘肅、港澳台以及德國、土耳其等地的穆斯林信
徒來此朝拜，按當地穆斯林的說法，到麥加朝聖前一定
要先到吐峪溝麻扎。為了祈求聖賢的庇佑，許多伊斯蘭
教徒死後都願葬在聖墓周圍，山坡上現已形成一大片穆
斯林墓地，麻扎村因這些墓地而變得更加神秘。

墓地對面的坡上集中了好多晾房，布滿窗眼的黃房
子與高高低低的麻扎遙相呼應，生土壘砌的房屋擠擠挨
挨地隨山就形，順着河谷與溪水的走向安排自己的位置
，無論是二層結構的小樓還是依山而挖的窰洞，都是就
地取材製坯建成，年復一年形成一片別具風情的生土建
築群，又稱 「中國第一土莊」。家家戶戶由彎曲不平的
土路相連，古老的門洞門窗造型簡單古樸，形狀樣式各
不相同，透出濃濃的的傳統的民族的氣息。約二百多戶
人家，還在沿用古老的生活方式與習俗，老人、婦女、
兒童的臉上，始終掛着平靜、自足的神情，留給外人與
世無爭的印象。

整個麻扎村除了黃色就是不多的綠色，溪流兩邊生
長着低矮的綠植，房前和庭院裡的葡萄、果樹綠葉已開
始枯萎，少數幾座顯貴的麻扎圓錐形的頂部被刷上發亮
的綠色，再就是村落的核心部位——綠塔聳立的清真寺
。村裡正在鋪設自來水管，小路更加坑坑窪窪七高八低
，隨着原生態建築的逐年破損殘缺，古村落生命的延續
日顯艱難，現代文明一點一點地開始滲透進來，無聲無
息地改變着一切。

餘暉中回望麻扎村，它就像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默
默地注視着世事變遷，不動聲色中含着幾分無奈。

說抱歉時應分場合，如
果該說不說就顯得欠缺禮貌
，要是不該說而說了，也會
有自攬責任的後果。中西文
化不同，西方人常把 「謝謝
」、 「對不起」掛在嘴邊。

當他們打個噴嚏，會說 「excuse me（抱歉）」
； 在 巴 士 或 地 鐵 ， 下 車 時 請 人 讓 路 也 會 說
「excuse me（勞駕）」。中國人打完噴嚏，可

能會說 「我鼻敏感」；下車會說 「我下車」。香
港電視上常播放一個賣傷風藥的廣告，有兩個人
站在巴士站等車，其中的男士打了一個大噴嚏，
將身邊女士的頭髮噴向一邊，然後只說 「好辛苦

呀（普通話意思是： 『真難受哇』）」。我的
第一反應是，將人家噴成那樣怎麼不說 「對不
起」呀，這廣告真沒禮貌！有個笑話說，當妻
子向丈夫抱怨他的過錯時，如果這位丈夫是西
方人，他會說 「非常抱歉，下次一定小心」，
但卻事後不改。而如果丈夫是個中國人，他可
能當場找理由反駁，但事後會改。

不該說抱歉時當然就不要說，否則會自找
麻煩。一位華裔美國人說，他有次開車外出，
一輛嶄新的跑車從一條小路快速開出，造成兩
車相撞。按照交通規則，岔路讓直行，撞車的
責任在那輛跑車。幸好兩位司機都沒受傷，但
是那輛跑車卻慘不忍睹。這位華裔看到這麼好

的車被撞爛了，覺得很可惜，就說了一句 「抱歉
將你的車撞成這樣」。當時他沒意識到這就是承
認錯誤。幾天後，他自己的保險公司來電話詢問
， 「你是否說過 『對不起』」？他說 「是」，但
沒進一步解釋。結果，那個違章的跑車司機因對
方說了 「對不起」而將責任推給對方，使得修車
的費用全部由這位華裔美國人的保險公司承擔。
第二年續保時，他的保費漲了一大截，因為他有
了交通事故及賠款的記錄。

我們應該學會掌握尺寸。做錯了事、說錯了
話就應當說抱歉，而且要及時。但涉及到責任時
，就不能隨便地說抱歉了，如果沒做錯事就不要
自攬責任。

二○一二年不光是倫敦
的奧運年，也是英國的 「狄
更斯年」，藉著名作家查爾
斯．狄更斯（一八一二至一
八七○）誕辰二百周年之際
，英國有關方面自二○一一
年下半年起至一二年六月間

，透過專題講座、大型展覽、上演話劇、電影專場及
出版紀念刊物等形式，在全球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展
開大規模的紀念活動，讓後人緬懷這位文學巨匠輝煌
而短暫的一生。狄更斯的成名地倫敦，成為是次紀念
活動的中心舞台。

由倫敦博物館主辦的大型展覽《狄更斯與倫敦》
是紀念活動的重頭戲，館長艾力斯．雲納表示，該展
覽分五大部分展出，館中的展品是由二十二個相關機
構提供，包括了繪畫，作者的六部小說中的部分手稿
，寫作的書枱和椅子、宣傳畫、戲服等；人們難得一
見的展品，當屬由昔日著名的私人銀行Coutts提供的
狄更斯的銀行帳目冊，它詳細記錄了家庭中的收入和
支出。

雲納表示，是次展覽的目的將狄更斯的生活、創
作、人物及場景融入當年的繪畫、圖片及實物中，還
原出一幅近二百年間、維多利亞時期的倫敦的真實原
貌。展覽為期七個月，跨越聖誕期、作者的誕辰日
（二月七日）及長眠日（六月九日），這是博物館四
十年來首次為狄更斯舉辦大型的展覽活動，此外還有
多項狄更斯宣傳活動也同時展開，旨在吸引中小學生
們的參與。

筆者在展覽開館的第二天（十二月十日）前往該
館參觀，原以為自己是第一批參觀者，早上十點一刻
，在展廳入門處已站滿了狄迷們，一對美國遊客告知
，他們是在倫敦旅遊期間獲得這一信息，特地前來參
觀展覽的。

在展館的第一部分 「想像中的城市」瀏覽時，被
一幅幅昔日城市的舊照片所震懾，交通擁擠、人口膨
脹、貧窮落後，與今日的倫敦相比可說是 「天堂與地
獄」。一位拄着枴杖的老人對筆者感嘆道：二百年前
的倫敦仿如隔世；此時狄更斯對高芬花園街市描述的
畫外音隱約傳來；不經意間想起桑德斯先生在《牛津
簡明英國文學史》中對狄更斯的評價： 「雖然他的生
和死都不在倫敦，但是他卻創造了一個萬花筒般的、
實實在在的倫敦，讓這個十九世紀最大的城市成為他
作品的中心，讓倫敦毫無生氣的、縱橫交錯的大街小
巷成為他靈感的主要來源。」

狄更斯自一八二二年隨家人搬至倫敦後，在這座
城市中生活、工作近四十年，有學者評價他為 「倫敦
的活地圖」。他每天在城市漫步二十多公里，在白天
、在晚間徜洋在大街小巷中，觀察小市民的生活，傾
聽他們的交談，將這些活生生的人物融入現實的場景
中，拉近了作者、小說與讀者間的距離，今日人們依
然看到《小杜麗》、《孤兒流浪記》（又名《奧立弗
．退斯特》）以及《大衛．科波菲爾》中的真實街景。

從展覽的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 「娛樂大眾」
、 「溫暖的家」、 「狄更斯與現代化時代」中，看到
了一個忙碌而多面的狄更斯，一組組話劇宣傳畫是他
喜愛觀賞和參與話劇表演的實證；一張珍貴的寫字枱
、一幅 「狄更斯的夢」的繪畫，是他十四部小說、上
千個人物的結晶；一本巨大的銀行帳簿記錄了他沉重
的經濟負擔，養活妻子、九個孩子及五個幫工等；與
髮妻離婚後，這架機器的運轉速度更為驚人，終於在
一八七○年辭世。

研究狄更斯的學者們指出，從展覽的第五部分
「生命與死亡」的展品中，如一副孩童的小棺材、一

幅窮苦人家與小孩在風雪之夜露宿街頭的繪畫等，精
確地勾勒出狄更斯心靈深處的創痛，鞋油廠的童工之
苦、父親欠債坐牢，妻妹年輕喪命，自己的兩個嬰孩

早夭等，這些創痛為狄翁關注孤兒問題、窮困孩子教
育等社會問題埋下了伏筆，讓他在小說天地中傾訴心
聲。

在紀念狄翁誕辰之時，英國廣播公司利用電視、
電台的宣傳平台，向民眾介紹狄更斯的生平、創作及
其作品。廣播公司還全新打造新版的電視劇《遠大前
程》和狄翁未完成的作品《艾德溫．德魯德之謎》，
在聖誕期間推出，讓電視觀眾一飽眼福。著名的《泰
晤士報》不但積極參與《狄更斯與倫敦》的展覽活動
，同時藉助該報版面，向讀者介紹一段段鮮為人知的
狄翁趣事，如一八三三年，年僅二十一歲的狄更斯希
望通過舅父在《泰晤士報》工作之便，能為自己在該
報謀一份穩定職業，結果未能成功。此外，《泰晤士
報》還以四大版的篇幅，圖文介紹 「狄更斯文學之路
」的步行路線及距離，為讀者們提供新的活動信息。

倫敦的 「查爾斯．狄更斯博物館」是狄翁在一八
三七至三九年間，在市中心的道蒂街租住的房子，當
年他在這裡創作《孤兒流浪記》和《尼古拉斯．尼克
爾貝》等小說；該房子自一九二四年起成為狄更斯永
久個人紀念館。二○一○年該館獲得 「國家六合彩基
金」兩百萬英鎊的專款，為博物館修建一個書庫，作
為一萬冊狄翁的書籍、大批量的文件及手稿真跡作永
久性的保存之地。在是次紀念活動中，該館將會組織
大型國際研討活動、到倫敦 「詩人之角」敬獻花圈及
文學步行之路等活動。

狄更斯的出生地樸茨茅斯會組織相應的專題講座
、戶外表演等活動，在狄翁的生辰日，出生地博物館
會免費開放，吸引更多的狄迷進館參觀。狄更斯的童
年及晚年生活之地，如羅徹斯特、查塔姆等地，開展與
眾不同的紀念活動，在 「狄更斯世界」的固定場館內
演出話劇；在聖瑪麗教堂的墓地進行文學講演活動。

英國皇家鑄幣局會在二月份發行新版的兩英鎊面
值的狄更斯紀念硬幣，硬幣中的圖像是將小說中的人
物疊成狄翁人面像，設計師但特表示，該畫像極為新
穎，希望其創意為狄迷們所喜愛。

除了在全英各地舉辦為期近一年的紀念活動外，
英國文化協會與電影公司、圖書出版商等機構聯袂，
在全國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國、新加坡、
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國家，開展狄更斯文學名著等宣傳
活動，讓狄更斯的文學魅力在全球各地綻放。

自言自語 朱大路

走
近
麻
扎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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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狄更斯誕辰二百年
王亞蘭

說
抱
歉
盧

茜

縱觀浩浩蕩蕩的中國
當代作家隊伍，似可發現
其中不乏對翻譯饒有興致
的 「粉絲」。譬如劉心武
、梁曉聲、莫言三位就對
翻譯有過不少熱切的議論
，而且頗具新意。

劉心武說： 「讀外國作家作品，翻譯家給了我
中文的語感。讀譯著，可以吸收的營養是很多的，
卻不大可能吸收到原著在語言上的精華。」顯而易
見，劉心武的意思是：翻譯作品雖然能向不懂外文
的讀者輸送各種各樣的營養，諸如新鮮的思想，奇
特的內容，動人的情感，美妙的景色等等，但原文
作者那種原汁原味的語言表達方式卻是無法窺見的
。聰慧的劉心武心知肚明，所謂譯文完全是在翻譯
家動了這樣那樣的手腳之後才形成的，因此這些譯
文只能 「給我中文的語感」。這一高見堪稱一語道
破翻譯的玄機。

梁曉聲這位與共和國同齡的東北人，童心不泯
，他以形象的比喻道出了自己對翻譯的見解。他說
： 「一部上乘的翻譯作品，如同兩類美果成功雜交
後的果子。」梁曉聲這個比喻的深層含意分明就是
：身手不凡的翻譯家恰如生物學家一般，左手托着
一種美果即典雅的母語，右手托着另一種美果即華
麗的原文，然後通過一番運作，巧妙地將它們結合
於一體，形成第三種美果即一流的譯文。以小說
《紅高粱》而走紅文壇的莫言，其視線主要集中在
翻譯家身上。在他看來，翻譯家首先是締造者，通
過他們的創造性勞動， 「文學的世界性才得以實現

」， 「世界文學這一概念」才得以形成。其次，翻譯家是引進人
，他們把大量的外國作品譯成中文，使 「像我們這樣一批不懂外
文的作家」認知了外國文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再次，翻譯家是
輸出者，他們將中國作家創作的優秀作品譯為外語，令中國文學
成為世界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被西方讀者閱讀」。再次，
翻譯家是外語專家、母語文體家，甚至還是語言學家， 「他們不
僅僅是用卓越的勞動讓我們了解外國作家講述的故事、講述故事
的技術、通過故事表現出來的思想、他們還豐富發展了我們的母
語」。由是，這位彪悍豪爽的山東大漢無限感慨地嘆喟道：翻譯
家的辛勤勞動真是 「功德無量」啊！

竊以為，上述三位作家的評說至少能給從事翻譯的人們帶來
三點啟示。第一，肩上責任重大。須知，譯者們大筆一揮，無論
是外譯中，還是中譯外，便是在替 「世界文學」添磚加瓦，豈能
容得半點馬虎？第二，譯語務求上乘。譯者們筆底汩汩流出的漢
字或外文，普通讀者也許不會挑剔，但到了作家的眼皮底下，他
們就會有所思量。一方面，他們會仲裁譯語的表達是否合乎母語
的 「語感」，另一方面，他們亦期冀獲取原語新鮮的說法。第三
，譯技必須嫺熟。譯者一定要善於操控外語和母語，將兩種語言
的特色再現於譯語之中，化作一種別有滋味的 「美果」。

所幸翻譯界真還有不少這樣的譯者。譬如，翻譯One stone
kills two birds 的譯者，煞費苦心地將 「一箭雙鵰」的形美與
One stone kills two birds 的意美雜合在一起，形成 「一石二鳥」
的譯語，便毫無爭議地擴大了中國作家們的語料庫。

又譬如頗諳翻譯之道的毛澤東曾將自己提出的 「一切反動派
都是紙老虎」中的 「紙老虎」親自迻譯為 paper tiger，由是造
成巨大的影響。paper tiger 這一譯法不僅被收入英美人編纂的
各種辭典，而且為不少英美文人套用。從事翻譯的人們經過慘淡
經營而嫁接出來的譯語，對思如泉湧、筆走龍蛇的作家們的幫助
，由此可睹一斑。看來，給他們以 「功德無量」的高度評價，實
在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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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
十
八
日
，
山
西
柳
林
首
富
邢
利
斌
在
三
亞
為
女
兒
舉
辦
婚
禮
，
花
費

數
千
萬
元
從
北
京
請
了
專
業
的
婚
禮
策
劃
，
包
下
幾
家
頂
級
五
星
級
酒
店
，
還

租
了
三
架
飛
機
載
親
友
到
三
亞
。
並
開
專
場
演
唱
會
，
請
來
了
諸
多
明
星
助
陣

，
朱
軍
、
周
濤
主
持
，
王
力
宏
、
蕭
亞
軒
、
陳
佩
斯
、
朱
時
茂
、
馮
鞏
、
韓
紅

、
范
瑋
琪
、
宋
祖
英
、
李
玉
剛
、
閻
維
文
、
周
杰
倫
等
現
身
表
演
。
演
出
陣
容

之
強
大
，
堪
比
﹁春
晚
﹂
。
婚
禮
總
費
用
超
過
七
千
萬
。

這
不
就
是
唱
堂
會
嗎
？
舊
時
，
京
都
大
邑
官
僚
富
豪
顯
貴
人
家
舉
辦
喜
慶

宴
會
時
，
請
藝
人
來
演
出
助
興
，
以
為
體
面
榮
光
，
以
此
招
待
親
友
，
謂
之
堂

會
。
那
時
，
藝
人
社
會
地
位
低
下
，
被
稱
為
﹁戲
子
﹂
，
死
後
不
能
埋
進
祖
墳

。
唱
堂
會
，
雖
收
入
頗
豐
，
但
在
精
神
上
是
很
屈
辱
的
事
，
再
大
的
腕
，
也
是

被
人
呼
之
即
來
，
揮
之
即
去
。
侯
寶
林
的
經
典
相
聲
《
關
公
戰
秦
瓊
》
裡
，
軍

閥
韓
復
榘
為
爹
做
壽
唱
堂
會
，
老
壽
星
點
戲
要
唱
一
齣
《
關
公
戰
秦
瓊
》
，
眾

人
說
這
沒
法
比
，
老
爺
子
發
狠
：
﹁怎
麼
沒
法
比
，
餓
他
三
天
不
管
飯
，
看
他

比
不
比
！
﹂
雖
說
嘲
弄
的
對
象
是
韓
復
榘
的
老
爹
，
也
表
現
了

唱
堂
會
藝
人
的
無
奈
與
可
憐
。
現
實
生
活
中
還
有
更
慘
的
，
一

九
一
七
年
，
段
祺
瑞
歡
迎
桂
系
軍
閥
陸
榮
廷
來
京
，
在
那
家
花

園
演
堂
會
戲
，
請
譚
鑫
培
唱
《
洪
羊
洞
》
。
當
時
譚
鑫
培
因
患

感
冒
，
婉
言
謝
絕
。
可
是
警
察
局
來
人
恐
嚇
說
：
﹁你
要
是
不

唱
這
個
堂
會
，
小
心
明
兒
就
把
你
抓
起
來
！
﹂
說
完
揚
長
而
去

。
七
十
高
齡
的
譚
鑫
培
處
於
威
脅
逼
迫
之
下
，
抱
病
去
唱
堂
會

，
回
家
不
久
就
病
逝
了
。
所
以
社
會
上
流
傳
着
：
﹁歡
迎
陸
榮

廷
，
氣
死
譚
鑫
培
﹂
這
樣
的
話
。
豫
劇
大
師
常
香
玉
也
有
類
似

的
遭
遇
，
有
個
三
青
幫
頭
子
娶
小
老
婆
，
逼
着
常
香
玉
去
唱
堂

會
，
又
嫌
她
唱
得
不
﹁喜
興
﹂
，
動
手

要
打
她
，
常
香
玉
當
場
吞
了
兩
枚
戒
指

自
殺
，
幸
好
被
人
搶
救
過
來
。

因
而
，
一
些
有
骨
氣
重
操
守
的
藝

人
，
不
論
你
給
多
少
錢
，
都
不
肯
給
達

官
貴
人
唱
堂
會
，
因
為
他
們
認
為
自
己

搞
的
是
藝
術
，
是
很
神
聖
的
，
不
是
給

有
錢
人
幫
閒
的
玩
意
兒
。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
紅
透
半
邊
天
的
京
劇
名
伶
劉
喜

奎
，
是
唯
一
能
跟
譚
鑫
培
、
楊
小
樓
唱
對
台
戲
的
女
演
員
。
面

對
種
種
誘
惑
，
她
公
開
自
己
的
處
事
原
則
：
不
給
任
何
大
官
拜

客
；
不
灌
唱
片
；
不
照
戲
裝
像
，
也
不
照
便
裝
像
；
不
做
商
業

廣
告
。
她
特
立
獨
行
、
潔
身
自
好
的
個
性
，
受
到
梨
園
界
人
士

的
尊
重
，
更
受
到
觀
眾
的
喜
愛
。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
汪
偽
漢

奸
邵
式
軍
為
過
四
十
歲
大
舉
堂
會
，
欲
以
一
萬
元
重
金
收
買
蓋

叫
天
為
之
﹁十
演
《
鐵
公
雞
》
﹂
。
蓋
叫
天
當
時
雖
生
活
貧
困

，
但
不
為
所
動
，
固
辭
不
演
，
表
現
了
愛
國
藝
人
崇
高
的
民
族

氣
節
與
藝
術
尊
嚴
。
他
們
的
自
尊
自
愛
，
但
願
能
給
今
天
的
明

星
一
點
啟
發
。

今
天
的
藝
人
，
受
人
尊
重
，
收
入
豐
厚
，
社
會
地
位
很
高
，
有
的
還
是
人

大
代
表
、
政
協
委
員
，
（
此
次
唱
堂
會
的
就
有
四
個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政
協
委

員
，
一
個
還
是
常
委
）
理
應
更
加
自
尊
、
自
愛
，
盡
量
或
不
要
為
幾
個
錢
而
去

為
富
豪
顯
貴
唱
堂
會
，
那
雖
然
鈔
票
很
厚
，
但
卻
於
自
己
名
聲
有
損
，
實
際
上

是
得
不
償
失
的
。
當
然
，
沒
有
任
何
規
定
說
，
明
星
不
能
唱
堂
會
，
煤
老
闆
花

巨
款
請
明
星
唱
堂
會
，
是
一
個
願
打
一
個
願
挨
的
事
，
與
法
紀
道
德
均
無
礙
。

但
藝
術
家
的
尊
嚴
、
操
守
、
口
碑
呢
？
尊
嚴
就
可
以
棄
之
如
敝
屣
嗎
？
舊
時
，

尚
有
一
些
藝
人
為
了
尊
嚴
，
拒
為
豪
富
顯
貴
唱
堂
會
；
今
天
，
我
們
的
藝
術
家

難
道
就
沒
有
這
份
淡
定
與
執
著
，
就
肯
為
孔
方
兄
折
腰
嗎
？
這
些
年
來
，
我
們

已
經
給
金
錢
太
多
的
面
子
和
地
位
，
它
幾
乎
無
往
不
勝
，
但
它
還
在
蠶
食
我
們

已
所
剩
無
幾
的
神
聖
和
莊
嚴
，
不
能
再
退
讓
了
，
我
們
必
須
保
留
一
些
金
錢
永

遠
無
法
買
到
的
東
西
，
讓
希
望
和
良
知
、
正
義
和
尊
嚴
有
個
棲
身
之
地
。

不唱堂會 陳魯民

新
疆
吐
峪
溝
麻
扎
村

（
攝
影
）
于

軍


